
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吗？　19

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吗？

于向东

大约在五年前我开始带领一个团队做了一项研究，这个研究的主题就是“中国的

经济增长和成长，对于这个世界有什么样的影响？”以及这个影响反过来又对中国的

社会变迁和中国的政治变化产生怎样的反向影响。我就从这项研究的一些内容开始来

做这样一个发言，这个发言的题目叫“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吗？”这也是越光先生那

篇文章中提示出来的，我们知道很多年前世界社会论坛提出来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

从中心—外围结构到双循环结构

我这篇发言是对战略看法的反思。我们这些年研究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心的

观点就是两张图所显示的，一个叫作中心与外围结构，这个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是

20 世纪 70 年代的阿拉斯坦提出来的所谓的世界体系，中心国家向外围国家提供资本

和制成品，外围国家向中心国家提供原材料，由此造成世界的两极化。

随着中国的经济成长，这个全球的贸易循环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我

是用一个双循环结构来诠释它的。这个双循环结构当中，我们注意一下它跟原先那个

图的变化，原先是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现在我们变成一个三层结构，就是发达国家

向中国提供资本和技术，不发达国家向中国提供原材料，然后中国同时向发达国家和

不发达国家提供制成品，这个时候中国成为全球的制成品的制造中心，我们通常说它

是世界制造工厂，就是这么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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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循环的力量

所以这是一个以中国的制造能力为枢纽的双层循环。已有的发展主义理论，都是

不发达国家在中心－外围结构下如何实现现代化的发展逻辑。有个有名的经济学家刘易

斯用二元经济模型，即工业能力的扩展及其内部响应，刻画了这个发展逻辑。在这个理

论指导下，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但是在双循环结构下，这个刘易斯模式所描述的发

展道路遇到根本挑战。中国制造业的特殊成本结构使不发达区域的二元经济结构下的现

代部门对传统部门的吸收变得非常虚弱。它的这种成本竞争优势，我们有一系列的分析，

我这里不多说了。它会导致在非洲很多地方出售的旅游产品都是由中国制造的，也就是

说哪怕是在非洲地区的手工艺制品的成本都无法与中国制造的同样产品进行竞争，所以

我们看到在埃及金字塔下面的手工做的旅游纪念品都是义乌制造的。在这样的成本结构

下，基于手工业低技术制造业向中高技术制造业发展的逻辑就中断了。在这样的结构下，

传统的不发达国家的村社和部落的经济基础就开始面临瓦解，我把这个称之为主体性的

丧失，就是内部移民，就是大量的传统村社、部落瓦解，然后这些人向这些国家主要城

市聚居，这个最典型的就是我在刚果看到的。咱们这儿有一位刚果来的朋友，我在刚果

很熟悉，我会看到像刚果的首都金沙萨有接近 1000 万人口，它有 800 万人根本没有什

么正规的职业、就业，但是它聚居了 1000 万人，这种城市的发展是由于这种主体性丧

失造成的内部失衡而导致的，不是因工业化带来的城市化，而是传统社会崩溃而产生的

城市化。

激情与冷漠

在双循环条件下的全球化，已经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资本主义全球化了，已经

出现了一系列的特征。有两个推动这种全球化的发展，我们用两个地名来代表，一个是

硅谷，一个是义乌（浙江），硅谷代表了创新的激情，义乌代表了追求财富的激情。在

这种全球化下，我们通常所理解到的发展的事实、发展的概念，就全部失效，我们把它

称为发展的失败以及对发展本身的绝望。这种对发展本身的绝望造成了一种精神焦虑，

它推动了国际的移民。所以人民在流动中，一种是内部移民，我们把它叫作城市化；第

二种就是国际移民，这是流动的人民。由于人民已经在物理空间意义上，离开了他的传

统社会空间，因此我们已有的关于另外一个世界的设想，在我看来，它是没有现实的基

础的。这就是我的问题，就是“另外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吗？”所以我们通常讲反抗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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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的就是“就地”抵抗，但是当地人民都已经离开你这个就地的时候，你这种对全球化

的反抗就是一厢情愿，所以我把它叫作就地抵抗的不可能性。

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吗?

这种流动的人民带来第二个后果，就是本土知识的消散和本土社区的瓦解。很多

NGO 组织，包括国际组织想推动的一种新的发展趋势，都是基于本土知识的，当本

土知识本身都已经消散的时候，这种新发展趋势在我看来它们也失效了，因此很多的

国际机构或跨国组织，他们在发展介入，被我称之为漫无目标的外部帮助和介入。他

们实际上是很难获得真正的内部响应，原因是在于已经无人响应。我上个星期还在中

国一个很有名的重建社区计划所在地，就是安徽的碧山计划实施地——碧山村。我在

这个村庄，它的创办人带着我向窗外看，他创造了一个画家的社区，那已经不是那个

碧山村的社区了，因为这个碧山村的社区，随着青壮年离开这个地方，而且是永久地

离开这个地方，这个碧山村的社区事实上已经永久地消失了。

在刚果、南非、坦桑尼亚、津巴布韦，我都多次观察到了已经消散的传统社区，

这样就进入到一个设想，前面是悲观主义的，究竟是学俄语的，我就是说需要一种新

的伟大趋势，跟做社会学的有一些区别了。双循环结构能不能被改造，能不能带来一

种新的发展逻辑，它的核心在我看来是中国必须意识到的特殊的责任。

需要新的宏大叙事吗?

第二个关于改造双循环结构，在过去的五六年当中，我在领导国家开发银行的一

个工作团队，在非洲和美洲工作期间做了一些尝试，我们有这个信心觉得这个双循环

结构是完全可以改造的，并且从双循环结构当中，可以逻辑地推导出一种新的发展趋

势。这种新的叙事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我们叫作重建发展的主体性，我们又把它

叫作商人社会推动的发展。在这样一种发展叙事下，我们会看到一种新的社会主体性

的物理空间的重新出现，我们把这个称之为基于一种偏好的聚居，新部落社会的兴起。

我们认为随着国际移民和内部移民的更加顺畅，更加无障碍地移动，这种新的部落的

形成将成为一种趋势，而这种部落的形成对于社会和政治上的要求，最重要的是在于

要确定部落的边界，并且对这个边界进行保护。我们无法消除冷漠，但我们可以让冷

漠变得无害。


